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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家 乡 种 文 化 的 人
周 折

我和我哥自小长在农村，上了高中，就开
始吃商品粮了。特别是祖父母相继过世后，回
老家无非就是上上坟，或者看看同门还健在的
上一辈人。

本来简单的事情，到我哥手里，它就变得
很复杂。

在社会上，我们这些摇笔杆子吃饭的被看
成读书人。读书人自然读的书多，买的书也
多。要是你想成为一个写书的人，书就更多了。

我哥爱写书，书多。
捐书活动，我哥在职期间就开始了，目

标先是学校，比如西安邮电大学，还有就是
启蒙我们识字断理的村小。村小就是我们
老家那个村子的学校，我们小时候在那里上
小学和初中。

他要捐书，就要与校方联系，可惜村小的
老师没人认识他。我们走出那个校门咋说也
五六十年了。所以，首次给村小捐书做得就很
勉强，属于请人吃饭还被勉勉强强的那一种。
就这还不止步，他又去联系我们上高中的学
校，好在这次吸取了教训，他先托与校方常有
联系的校友提前做了工作。

他的这些举动没有引起村民们多少注意，
但引起了村领导的注意。

有一阵子，农村大兴办小镇，还兴设乡贤，
村里就把几个在社会上有点头脸的人请回来，
组成了乡贤会，推举了会长。会长就是我哥。
紧接着，村里就催乡贤们赶紧给村子弄点好事
情。现在啥事情最好，当然是弄钱。我哥到哪
里去弄钱？想来想去，给我们在外工作的兄弟
和堂兄弟每人打了一个电话，在自己弟兄们身
上薅了羊毛，才算交差。别人的不好薅，薅不
来。乡贤会的事也就这样了。

三年前，他说想在老家办个书屋，一会
儿说要腾出老屋办，一会儿说要在学校或者
村子找个地方。我们都不以为然，想他也就
这么说说。

一天打了电话来，回去看房子，准备打柜
子、挂框子、搬桌椅。他说，村子挺支持这件
事，经请示乡上，上级也很支持，在村委会腾出
整整一个二层，专门办这事。

弟兄们齐上阵，折腾了一通，把屋子收拾
停当，又帮着他三番五次地把城里的藏书往老
家集中。这还不够，他还四面出击到各路编辑
和文友们那里去搜腾，共集中有近万册书籍，
甚至发动朋友、同学，一波一波地拉书、搬书、
上架。文友们说，过去只知道写书费劲，没想
到搬书是真费劲。

他的举动惊动了地方和更多人，长安区图
书馆的同志们主动上门，帮忙整理书刊，提供
技术支持。县、乡文化部门，上门协调，积极筹
备揭牌活动。阎纲、贾平凹、肖云儒、党益民、
宋志贤、王江等文化名流题写牌匾，以示喝彩。

2023年 1月 18日，以“我为家乡种文化”为
主题的“诗村书屋”揭牌了。在凛冽的寒风中，
省关工委领导等 60 多位热心人士和文友捧
场，区、乡、村领导站台，风生水起。

“诗村书屋”有了响动，引起更多社会组织
和文友的关注。一年半时间，20多拨 200多位
文化人和相关人士下乡到新师村，关心诗村书
屋。我们村小学仅有的 60多名小学生，正好
与书屋结成了对子，我哥率先垂范，号召一帮
文友为学校捐赠文具和课外读物，组织文友走
上讲台，与孩子们交流读书、写作体会。书屋
变成了关心下一代的平台和讲坛。连续两年
春节，他还张罗组织书画界的朋友进村，为村
民送“福”、写对联，每年都要送出 500多幅。

我哥办书屋，那是纯公益。这种运作方式
政府什么政策也靠不上，热心人士想赞助，他
也不要，真正是费力赔钱。

虽然把这么多年的稿费赔得精光，但他依
然乐此不疲。

描绘春天 孙季超 摄

帽 儿 山 帽 儿 寨
李爱霞

春 草

黄沙肆虐弄摧春，絮舞花飞作垢尘。

叩拜天公降美意，珠香玉笑抖精神。

季 春 憾 思

榆林的黄酒怀拥，

借着这一股陕北的风，

就这样吹进了后稷周土，

豳地关中。

良师在上，

那全部的精神，

无不欣悦后生的激魄情衷。

益友同廊，

那深切而又拘谨的问候，

竟是那么相似，

像极了炽热的朦胧珠花，

模糊而又浓重。

就在这远处，

就在这荒漠化为绿洲的北方，

竟给了我无边的草浪翻涌，

独属于我的星河苍穹。

就在这一刻，

扬沙遍布，扶摇裂空，

就在这一刻，

每一张笑脸绽放着融融的梦；

就在这一刻，

当快门撕开沙幕的刹那，

在未来的每一分钟，

进入了灵魂缝隙的深处，

最无边的永恒！

当你读到这一句的时候，

请看看这一泛黄尘封的图片，

你是否找得到，

那位露着虎牙，

笑得无比灿烂的自信青葱。

就 在 这 一 刻
史博文

西边的西边有最美的夕阳

东边的东边有龙的故乡

我在夕阳的最后一缕余晖里迎风歌唱

我在金色的朝晖里迎接新春的曙光

用蓬勃的旭日把年轻的门户敲响

让夜的宁静走进这春的诗行

流水已孤意远行

轻雾又漫过山岗

所有的生机早已集结

准备一起合奏新春的交响

飞鸟远离了巢穴

乐此不疲地演绎了对冬的绝唱

走出农舍的伉俪

把微笑挂在脸上

轻快的步履在苏醒的黄土地上

播种着崭新的希望和梦想

都市此刻也掩饰不住自己的繁忙

大街小巷人潮如织

满面春风的工友们

让工矿厂房重回昔日的无上荣光

山峦又显新绿

池塘秀水荡漾

新春的画卷正徐徐打开

莺歌燕舞江山无限

风和日丽耕耘丰年

新 春 的 希 望
党 萍

春天在小草的尖尖上

笑出来

春天在树枝的小芽上

冒出来

春天在河水的破冰中

冲出来

春天在山谷的回声里

喊出来

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

是暖是润是甜

是生机勃勃

是满眼新的希冀

踏 春
张卫萍

胡蓉蓉

春 日 轻 语

花前柳后，轻拂春风，随着字
句的轻盈，一年之始便悄然降
临。每一笔写下，都是对新生的
期盼；每一字描绘，都是对春日的
热切向往。

在这万物复苏的时节，最爱
与花草为伴。每天悉心为一株株
花朵浇水施肥，目睹那一抹抹色
彩渐次绽放，仿佛每个花瓣都是
生命的音符，跃动着春天的旋
律。当这一季的花开尽，静静仰
望窗外，依稀可见青翠的山峦，春
天的气息已经如海潮般涌来，翻
涌着希望与生机。

画梅花时，白雪映衬着红梅，
便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景象。然
而，近来的我，却更钟情于那一树
郁郁葱葱的绿柳，轻轻垂下，仿佛
在诉说着春的柔情。友人传来消
息，附近的樱花已然绽放，纷纷扬
扬，我与几位挚友携茶而去，去寻
那片花海。那天阳光明媚，微风
徐来，樱花如雪，轻盈地飘落，交
织成梦幻的画卷。幽香缭绕，琴
声悠扬，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

每当春花烂漫时，心底总会涌
起一股温暖的感动。记得去年冬
天在某个小镇漫步，偶然间在古
老的石墙旁看见一丛紫藤花，宛
如仙子裙裾轻拂。那时的紫藤恰
似晚霞一般，虽略显衰弱，却依然
怒放着生命的力量。那一刻，我体
会到了植物的坚韧与不屈，仿佛是
生活对我的一次深刻启迪。

孩提时代曾读《世说新语》，

内心渴望如古人那般游历四方，
去追寻心中的自由与梦想。窗外
的景象如同无尽的画卷，让我不
再拘泥于四方的天空。登高望
远，或许才能真正领略到那份壮
阔与辽阔。

因此，我走过一座座山丘，最
终来到了这座古庙。站在庙前，
四周竹影摇曳，心中却难免有一
丝失落。即便山水再美，曾经的
神韵已无从寻觅。入得庙中，似
乎又是另一番天地，宁静却不失
风雅。我向来不喜喧嚣，也无意
求得什么，只是静静游走，临别时
留下最后一瞥，望向那一树繁花。

在笔记本中，写下我所喜爱
的句子：“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楼。”也许，这就是我对未来的期
待与渴望。

立春之日，提前准备了豆苗
与香葱。清晨，轻柔的阳光透过
窗棂，洒落在案上，我将香葱绑
成一束，竟觉这份鲜活充满生
机。和面时，细心将冷水与热水
调和，揉成柔韧的面团，逐一擀
开，蒸熟后与豆苗、鸡蛋炒成合
菜。正值立春时分，心中默念着

“咬春”的美好，一口咬下，满口
鲜香，春意浓郁。

若能在春天里漫步于江
南，切莫忘记与春共舞。正如那
句诗所言：“春风十里，不如
你。”生活中每一个细微的瞬
间，都是春天的馈赠，值得我们
细细品味与珍惜。

和老陈再登帽儿山，此时赵湾镇已把帽儿
寨作为红色纪念地重新修整，公路已连接到山
脚下有几棵古老银杏树的人家门口，登山路被
崭新的青石铺就，沿途用铁链栏杆加固，走起
来轻松安全许多。山顶被清理干净，寨坪中状
若北斗七星的“天瑞泉、天润泉、天耀泉、天璜
泉、玉漱泉、开阳泉、瑶光泉”七泉全部呈现，泉
依然保留旧貌，只因为连年干旱，泉中的水量
不足且略显浑浊，但七泉中个个有水已够奇
观。更奇观的是寨中下方一块大石上有一个
小凹坑，常年有一捧水，即使你刚刚擦拭干净，
不一会儿又聚起来，不多也不少。上一次登山
没看完整的城墙已全部裸露出来，古老而深沉
的黑石格外苍劲，绕城一圈，四野开阔，真可谓
360度无死角观测。

第一次登帽儿山是 2023年 6月，在另一个
命运航道与人人谈之色变的病痛抗争近两年
的我，身体终于有了起色，遂邀约因先生离去
而处在情绪低谷期的好友梁姐来赵湾小住，时
阳光和煦，山野绿意盎然，老陈提议去登帽儿
寨。起初我一愣，“那山高路远的，我们能行？”

“莫怕莫怕，公路早修到山脚下了，你们没问题
的！”在老陈幽默的调侃中，要陪伴我们同行的
三妹也来了。

从赵湾街出发，沿 316国道北行二三里，
车向左侧竖立着的路标“帽顶村”乡道拐去，
水泥路虽不宽敞，但一辆车行驶还是绰绰有
余。帽儿寨所处的帽儿山是秦岭南麓连绵起
伏的万山丛中的一座，海拔虽不到 1500 米，
但相对于海拔仅 600 米左右的赵湾街，还是
要一路上行。乡村初夏的美景妙不可言，不
必说在绿意中蜿蜒静卧，连接宁静与热闹的
乡道，不必说路边越来越茂密的山林，不必说
老牛桥旁那泓清澈的山泉，也不必说串串花
风铃般垂挂的高大枫杨，单是林间一阵阵飘

来的清亮之气，就让我们鼻翼不停翕动，深深
吸纳这来自大地深处的负氧离子，一直以来，
我沉重的呼吸慢慢放松，渐至轻盈。

水泥路的尽头还有一里多土路，车不能再
行了，停车步行，说说笑笑就到了帽儿寨脚下，
真是名不虚传，一顶像帽子一样的山扣着，帽
子下危峰兀立、怪石突起，山间处处是密林，只
有一条羊肠小道可行。恰巧两天前刚下过雨，
道上腐败的桦树叶下是松软的泥，一脚踩上去
哧溜打滑，只好双手紧抓道旁的树木奋力攀
登，偏巧梁姐还穿了双高跟鞋，就算在三妹和
老陈两人的帮扶下还是不断发出一声声惊叫，
伴着这一声声惊叫与林间的一阵阵鸟鸣，我们
拥抱了参天古木，扯拉了粗壮交错的藤蔓，越
过了残存的岗哨窝，再弯腰翘臀猛登一段陡
峭，路突然缓下来，眼前出现一个石门，原来是
寨子的头道门到了。

“过了这道门就好走了，几分钟就可登
顶。”三妹不断给我和梁姐加油鼓劲儿。果然
不一会儿就到了二寨门，二寨门一周是长满青
苔的黑色石墙，是过去土匪就地取材所修的城
墙。许是多年无人问津，山顶上除了正中央残
破的土地庙还在风中吱呀作响，其他地方都被
一人多深的杂草荆棘覆盖，人在里面直接无法
行走。老陈勉强穿行，找到了传说中七泉中的
一泉，拨开正绽放黄色小花的野雏菊和紧紧
缠绕的刺藤，四周石板围砌的泉中一汪水，正
在阳光下闪闪波动。说来也是奇特，远高过
周围其他山峰的帽儿山不知怎么就水源充
沛，听山下老人们说，当年这顶上七泉，泉泉
水满且清澈甘甜。

“快来，上这来，我看到你们说的双龙湖
了……”寻着呼声发现梁姐已登上寨门顶的
城墙，这段城墙上还有几个残存的防御工事，
长方形的防御洞上下左右都由大大小小的石

块垒砌，长久的荒废让石头变得黝黑，但依然
给人一种巍然之感，在蓝天白云绿叶的掩映
下，感觉站在城垛边的梁姐格外娇俏，我连忙
掏出手机定格这美好瞬间。

“你看，左边山是一条龙正在低头饮水，可
惜右边那条龙被当年修公路斩断了龙头，我们
赵湾也因此被破了好多风水……”三妹一边指
一边又在给梁姐说着那我不知听了多少遍的
风水论。不管是不是迷信，在这帽儿山之巅看
下去，那段现已被废弃的公路的确像一道伤
痕，让原本栩栩如生的山龙硬生生成了缺憾。
怎么说呢，那条路也是赵湾最初通向外界，渐
渐走向繁盛的一条路，也许这就是自然美与发
展美的悖论吧。

“别发呆了，这几块大石头太帅了！”老陈
的呼叫惊醒了沉思的我，快步向寨后走去，果
然见几块石头从城墙后的绝壁中平展伸出，
站在其上，头顶是悠悠白云，周围春风拂面，
四野山桃花正灿烂盛放，我不由得尽力伸手
弯腰，踢腿再兴奋地胡乱蹦跳喊叫。“多好，
相信自己，你现在是健康的人！”老陈忽然有
点哽咽起来。是啊，几年来，奋斗挣扎的过
程的确不容易，悄悄咽下的泪水也不知有多
少，但我一直坚信，困难是暂时的，一切都会
越来越好。

一阵风呼啦啦吹过，掀翻我的遮阳帽，拉
回发呆的我。看看现在的自己：脸色红润，思
想饱满，头发也渐次生长。不去想明天会怎
样，未来会怎样，像红军战士，怀揣坚定信念，
只管努力向上攀登，一步步让自己走向更丰
满、更开阔的远方。“时间是只鸟，给所有事物
插上翅膀/就连我的语言也赋予飞翔，它们在
空中闪闪亮/这里，一片树叶，一棵散乱的飞
蓬/都制造过众多秘境故事，引导我们不断成
长……”忽然有这样的诗句，轻轻划过。


